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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人們交往日益
密切的今天，外來語是各
種語言或方言中普遍存在
的一種現象，這在南京方
言中自然也不例外。

南京方言在漢語中屬
於北方語言中的江淮官話。由於距滬浙一帶較
近的地緣關係，所以南京方言中源於漢語中吳
語或越語的語言及詞彙就多了一些。例如南京
方言中形容一個人做某些事很老練的詞彙是
「老巨」，而這個一詞便是上海人常用的，且

其中的含義也是一樣的。如果有人挨了打，在
老南京話中被叫作 「吃生活」或 「吃軋頭」。
這兩個詞是源於早年間，上海人對於徒弟挨師
傅打或小孩挨家長打的說法。南京人稱個小卻
很強悍或收入可觀的人為 「結棍」，即 「此人
很結棍」。不過這個詞在其源處的上海話中則
是 「很重」的意思，如有人被打得很重，上海
人是這樣說的： 「伊（他）他打得老結棍的。
」至於結棍這個詞是什麼時候傳入南京方言並
發生了意思上的轉變，就不得而知了。

南京方言中還有一個來自蘇州無錫一帶的
詞 「不來哉」，這個詞在南京方言中的含意有
三：其一是不管用，不行了。譬如說一把鎖失
靈了，用南京話說就是 「這把鎖不來哉了」。
不來哉的第二個意思就是不來往了，如兩個人
不來往了就可被說成是他們已經不來哉了。其
三是形容兩人表面上友好但卻心存芥蒂，具體
到南京話中就是： 「別看他倆關係不錯，其實
是不來哉的。」此外，南京人問話時常會帶上
一個阿字，像 「阿要油啊（要不要油啊？）」
「你爸爸阿在家呀（你爸爸在家嗎）等等。也

是滬浙一帶吳越語中常有的語言現象。
在吳語區百姓的口語中，非常這個詞常被

說成為 「老」字，但讀音則為陰平，與撈字相
同。如形容兩人關係非常好為關係老好，形容
某種食品非常好吃為老好吃等等。老字的這種
用法也被納入了南京方言，像 「這間房子老大
喲。」 「這朵花老美喲」等等。總之，南京方

言中來自於吳語或越語的詞彙或語言是不計其數，難以一一
道來的。

在南京方言中還有一些來自北方或其他地方方言的語彙
，其中最典型的要算是北京話中的兒化音了，如嗇皮干兒
（小氣鬼）、單頭兒（零錢）、咂味兒（取笑別人）、碗兒
、茶壺嘴兒等南京話中詞語。把貨物或餘貨統統買下，或者
把責任或任務等全部攬下，在南京話中的說法是 「包圓兒了
」 「這種說法也是來自於京津及河北一帶的方言，並且在意
思上也是差不多的。

南京方言中還有一些來自外國語中的詞語，像 「司必靈
（裝在門上的彈子鎖）」、 「司門汀（水泥混凝土）」 「拿
摩溫（一號，工頭）」等等，早年間就已出現在南京方言中
了。此外還有 「怕司（通過，通行證）」、 「拜拜（再見
）」等後來才進入到南京話中的外來語。

外來語在南京方言中是十分豐富的，這種豐富緣於南京
悠久的首都或省級行政中心的歷史與地處水陸交通要衝的位
置。這些條件使得這座城市自古便與外地有着頻繁的往來與
交流，因而便讓許許多多的外地語彙源源不斷地融入了南京
方言。這些外來語彙如同串在南京方言這串項鏈上的顆顆珍
珠寶石，不但使南京變得熠熠生輝，並且也推動了它不斷向
前發展。

各地的包子也吃過幾種
，各有各的特色，卻都有些
不對口味的地方，不是過膩
，就是不適應那重重的甜味
。而最喜歡吃的還是自家的
山東包子。

童年時，在故鄉吃過的食品中，難忘的包子要
算其一。山東包子最能體現一方的地域特色，大盆
和麵，大盆和餡；包好的大包子托在晾乾的大玉米
皮上，往大鐵鍋裡一裝，大木蓋一蓋，灶堂裡火焰
熊熊；待整個灶間蒸汽騰騰時，揭開鍋蓋，滿眼的
大包子如同靜臥一堆的白兔，大得一把抓不過來；
用大柳條淺子盛了，端到炕上的飯桌，一碗一個，
吃起來可以充分顯示山東人的豪爽。那包子故鄉的

壯漢一頓能吃上十幾個。
山東包子分肉丁和排骨塊兩種。肉丁切成炒菜

的肉丁大；排骨則取肋排，一根根剁成寸段。攪肉
丁或排骨塊時，用麵醬而不用醬油，菜則以白菜、
韮菜、蒜苔最適宜，菜也是大丁大段。蒸出來的包
子不跑味，吃到嘴裡香味盈口，卻又不膩。

我到了都市後，家裡也包山東包子，但已是改
良了的。首先是包子的個小了許多；其次，菜也不
限於那幾種了；更因為豬是混合飼料催養的，菜施
了太多的化肥，鍋也變成了不鏽鋼的蒸鍋，蒸出的
包子自然不正宗，味道也自然差了許多。但與其他
包子相比，還是更引人食慾。

妻子與我結婚前，在我家吃過幾次山東包子，
那時她非常窈窕，但每頓竟能吃上七八個，而且多

是為自己如此的食量覺得難堪而住嘴的。
她成為我妻後，仍一直對山東包子情有獨鍾。

雖然，我們每日忙忙碌碌，雙休日時，偶爾會自己
動手包一次山東包子。只是我家的包子越發改良了
，和餡有時也用醬油湊合了。即使如此，妻子每每
帶着自家的山東包子到單位請同事品嘗，還是會贏
得連聲的稱讚。同事們都好奇那麼大的肉丁和排骨
怎麼蒸得熟？

闊別故鄉已數十年了，闊別正宗的山東包子也
數十年了。閒暇時，有時會想，如果能坐在故鄉的
院子裡，望着屋脊上煙囪中裊裊的炊煙，當炊煙散
盡時，進得屋裡，坐到炕桌前，抓起那又白又暄又
香的山東包子一個一個貪婪地吃着，實在是莫大的
享受。

應揚州友人盛情邀約，趁 「煙花
三月下揚州」的仲春季節，我與幾個
詩人特作一次別開生面的看瓊花揚州
遊。揚州，唐代已是 「江淮之間，廣
陵大鎮，富甲天下」，不僅有帝王的
宮殿和陵墓，有大明寺一代高僧鑒真

和尚，更有譽滿神州獨此無二的瓊花，歷代的文人學士
幾乎都到過盛極一時的揚州，揮毫吟詠樂而忘返。

我五十年代初曾旅揚近月，印象裡揚州只是一座古
城，吃水還得從運河裡運送，縱然鬧市街道也極狹窄，
高低不平的石板路只夠一輛運水的獨輪小推車顛躓着碾
過。我記得曾聽一次口技表演，模倣運水的小推車碾過
石板路時吱扭咯登的聲音，逼真得使人彷彿身臨其境，
神了。五十多年過去，如今揚州已是一座新興的現代工
業城市，開闊繁華的電子商業街，高樓林立的現代開發
區，完全取代了古老，真好似換了一座新城。我再三對
友人說，我們這次少參觀新區，多看一些古跡和名勝。

這次觀賞的瓊花在大明寺的平遠樓前，古時的瓊花
觀早已荒廢。大明寺在 「霞映兩重城」的蜀岡，蜀岡乃
歷代古城遺址。春秋的邗城、漢代的廣陵城、隋代的宮
殿（幽深曲折、千門萬牖，人走進去便摸不出來的隋宮
迷樓）以及唐代的子城等古跡都建在這一帶，是揚州名
勝薈萃的地方。大明寺建造在南北朝劉宋孝武帝大明年
間，唐代高僧鑒真和尚應邀舉帆東渡日本傳戒講法之前
，便是這裡的住持。

摩肩接踵都是來看瓊花的人，不僅當地人，更多的
是海內外賓朋，真是 「三春愛賞時，車馬喧如市」。友
人說，看瓊花的人太多，我們不妨先參觀平山堂吧。平
山堂在大明寺西南側，是北宋慶曆八年歐陽修在揚州任
太守時所建，作為他的讀書處。廳後有一橫匾，題曰：

「遠山來與此堂平」。客問，揚州沒有山，怎麼叫平山
堂？友人笑着解釋道，這正是歐陽修高於一般文人之處
。他將客人帶到樓窗前，叫向遠處看，問，看到什麼了
？答，遠山。友人笑點頭，那是江南的群山，前人有篇
文章裡說， 「江南諸峰，植立欄戶，且肩摩領接，若可
攀取。」此匾妙在一個 「來」字，不是堂與山平，而是
說山從遠方趨來與此堂平，寥寥七個字卻有着極為豐富
的寓意。後來他的學生蘇東坡到揚州做地方官時，為紀
念老師特地在平山堂後造了歐陽修祠。

平遠樓在大明寺東南側，與平山堂東西對峙。這時
樓前已經擠滿了看瓊花的人。據說那株瓊花已年逾三百
，是揚州瓊花中最老、最大的一株。花樹傍樓而生，依
牆而立，幹高二丈，萬花盈枝。花大如盤，外圍有不孕
四瓣花八朵，中央簇生無數小花，潔白如雪，燦若珠聯
，令觀者心馳神蕩，讚語不絕。此時我細細吟味劉敞的
「東風萬木競紛華，天下無雙獨此花」，竟別有一番感

受，難怪隋煬帝要專程來到揚州觀賞這世上稀有的瓊花
了。

關於隋煬帝到揚州看瓊花的故事，早已流傳多少代
。為了他看瓊花，勞民傷財專門開挖大運河，並要三千
宮女為龍船驅羊拉縴，國色天香的瓊花難以接受荒淫無
度的暴君，在他抵達揚州的前一日便凋零了，隋煬帝非
但沒有看到瓊花，還亡命揚州，慘死在部下宇文化及之
手，他的陵墓就在蜀岡雷壙。唐朝詩人杜牧為此寫了一
首詩： 「龍舟東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滿故宮；亡國亡家
為顏色，路桃猶自恨東風。」有詩人問，隋煬帝開鑿大
運河僅為滿足私慾，為什麼今天有人卻把這條中國歷史
上最長的南北人工河歸功於隋煬帝，這不有點滑稽？友
人無從回答，我也不置可否，因為這類臭餑餑變成香饃
饃，十惡不赦的罪人轉眼間成為功德無量的聖哲，歷史

上已不鮮見。
隋唐以來，揚州就以柳色著名，素有 「綠揚城廓」

之稱。也許因隋煬帝到揚州後抬高了柳的地位，稱之楊
柳。使揚州環繞了萬縷千絲的依依柳色，歷代都曾留下
許多歌詠揚州柳色的名句，如 「紅樓日日柳年年」、
「揚子江頭楊柳春」等，但都不如親歷瘦西湖後體會深

刻。杜牧的 「春風十里揚州路」，彷彿就是對瘦西湖長
堤柳色的抒寫。瘦西湖湖面不大，狹長而又曲折，在這
並不寬闊的範圍內，竟也有 「四橋煙雨」、 「白塔晴雲
」、 「春台明月」、 「蜀岡晚照」等二十個迷人的景點
。友人說，遊瘦西湖應數乘畫舫最佳，可以慢悠悠入湖
，從畫舫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窗框中欣賞湖上景物，構成
無數生動的畫面，景隨情異，縱風片雨絲，煙渚柔波，
均可慢慢領略，細細咀嚼，這和杭州西湖的遊艇有着淺
斟低酌與飽飲大嚼之別。

柳堤盡頭，我們踏上處於瘦西湖中心地帶的湖心小
金山。這其實不是山，只是乾隆年間為了南巡的乾隆能
乘船從瘦西湖直達平山堂，特地開一條新河，挖出泥土
堆成的 「山」。揚州沒有山，湖中有這麼一個土丘，也
就身價百倍了。大家都說這名字起得好，杭州有西湖、
鎮江有金山，加上一 「瘦」、一 「小」，傳神地道出了
揚州風韻的真諦。

站在小金山上，可以看到湖岸那邊的五亭橋和綠樹
簇擁着造型與北京北海一模一樣的白塔，這裡可說是瘦
西湖風光最明麗的地方。我們踏上位居瘦西湖中心的五
亭橋，這是一座別致的拱形石橋，長五十多米，橫跨湖
面，造型設計也是絕對的奇特。橋上造有五座亭子，勾
心鬥角，玲瓏空透，一大四小，形如開放的蓮花。亭頂
敷黃色琉璃瓦，簷脊青綠，亭柱朱紅，藻井彩繪，典雅
富麗。橋下有大小十五個券洞，縱橫連環，彼此相通，
據說每當月滿之時，各洞各銜一個月亮，金色滉漾，堪
稱奇觀。客問，真能有十五個月亮嗎？友人馬上笑着打
圓場，傳說就是傳說，不必較真，這傳說本身不就已經
很美了麼。引得大家哈哈哈笑起來。

有客感慨，難怪歷代詩人那麼鍾情揚州，怕主要是
揚州佔有了太多的月亮。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
是揚州。」還有一分呢，恐怕就在揚州的瘦西湖裡了。
友人高興地叫好，無怪乎唐代孟浩然老先生有詩云：
「贏得二分明月夜，揚州千古屬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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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一
分
地
﹂
，
由
農
民
公
社
免
費
提
供
扁

豆
、
小
白
菜
、
草
莓
、
蘿
蔔

、
茄
子
等
二
十
餘
種
瓜
果
蔬

菜
的
種
子
，
﹁公
社
社
員
﹂

可
以
自
主
選
擇
種
植
，
也
可

在
專
人
輔
導
下
﹁開
荒
種
田

﹂
。

﹁首
先
要
把
這
地
上
的

荒
草
拔
掉
，
種
植
的
時
候
要
注
意
每
種
植
物
需
要

的
間
隙
不
一
樣
…
…
﹂
在
公
社
現
場
，
農
藝
師
們

正
手
把
手
地
教
﹁社
員
們
﹂
正
確
的
耕
地
和
種
植

方
法
。
村
長
說
，
公
社
為
了
幫
助
市
民
做
好
種
植

，
還
專
門
聘
請
了
當
地
有
種
植
經
驗
的
農
民
教
大

家
如
何
種
植
，
平
時
市
民
沒
有
時
間
來
照
顧
蔬
菜

，
這
些
農
藝
師
們
也
會
幫
他
們
養
護
和
管
理
﹁一

分
地
﹂
裡
的
蔬
菜
。
等
菜
長
成
了
，
﹁社
員
﹂
還

可
以
將
它
採
回
家
，
也
可
以
帶
着
親
朋
好
友
在
社

員
食
堂
裡
吃
一
次
﹁大
鍋
飯
﹂
。
除
此
之
外
，
市

民
還
可
在
這
裡
認
養
雞
鴨
和
魚
等
小
動
物
。

﹁採
菊
東
籬
下
，
悠
然
見
南
山
﹂
，
古
人
的

悠
然
情
懷
，
如
今
在
南
苑
村
農
民
公
社
得
到
了
充

分
的
體
現
，
田
園
般
的
公
社
生
活
讓
市
民
們
流
連

忘
返
。

市
民
王
先
生
一
家
三
口
是
最
早
報
名
加
入
公
社
的
社
員
之
一
。

王
先
生
說
，
他
家
住
在
二
環
裡
面
，
工
作
單
位
也
在
三
環
內
，
平
日

裡
，
抬
眼
就
是
高
樓
大
廈
，
低
頭
就
是
川
流
不
息
的
車
流
，
吸
到
的

空
氣
並
不
那
麼
純
淨
，
再
加
上
工
作
壓
力
，
往
往
身
心
疲
憊
。
因
此

，
一
直
盼
着
能
夠
有
機
會
改
善
一
下
生
活
的
氛
圍
和
環
境
。
聽
說
南

苑
村
農
民
公
社
招
收
社
員
的
消
息
後
，
甚
是
興
奮
。
親
手
在
農
田
裡

種
植
一
些
瓜
果
蔬
菜
，
吸
吮
着
潮
濕
土
壤
散
發
的
新
鮮
空
氣
，
再
吃

上
一
頓
香
噴
噴
的
綠
色
農
家
飯
，
難
得
有
這
樣
一
舉
多
得
的
事
情
，

他
毫
不
猶
疑
地
就
報
了
名
。

其
實
，
北
京
的
農
莊
早
已
有
之
，
但
因
為
種
種
原
因
一
直
不
慍

不
火
。
南
苑
村
農
民
公
社
的
走
俏
，
反
映
了
諸
類
農
莊
也
好
、
公
社

也
罷
，
其
準
確
的
定
位
，
將
是
決
定
成
敗
的
關
鍵
。

和
孩
子
一
起
成
長

言
止
善

揚州千古屬詩人 黃東成

山
東
包
子

魯

人

京城再現農民公社 蕭 愚

南
京
方
言
中
的
外
來
語

季
旭
東

曾讀過一篇散文，它
開頭就給出一個謎，要大
家猜猜它描述的是什麼會
：來開會的能按時到；無
論你是什麼社會地位，一
律坐在台下；開會時你得
認真記錄；會後沒有聚餐

也不發紀念品；會議精神會迅速傳達下去。不
是我的智商高，因為我多次參加過這種會，所
以一猜就中——這是指學校召開的家長座談
會。

家長是一個沒有級別的 「官名」，任此職
的，瀆職的極少。在中國， 「望子成龍望女成
鳳」更是一種經年的風尚。

用個法律的術語，家長是 「監護人」。作
為家長，你得管孩子的吃喝拉撒，管健康，管
上學， 「監」和 「護」雖然只有兩個字，卻包
含了諸多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內容。孩子從呱
呱墜地到長大成人，就心智而言，從懵懵懂懂
到具有獨立見解，而後展翅高飛，父母朝思暮
想卻又不無失落的一天終於來臨。

教育專家指出，孩子的成長就是他們社會
化的過程。仔細想想，在此過程中，做爹媽的
也一定經歷着一種和社會之間特殊的互動：他
們向社會輸送合格的 「產品」，同時接受着一
種任何學校無法提供的教育。極言之，缺少這
一課，很難說人生是完整的。

要當好家長，就是要當好孩子和社會之間
的聯絡人。和孩子一起成長，是上蒼賜予已婚
男女一份特別的禮物。聽人講比爾‧蓋茨成長
的故事，我的上述看法進一步強化。

比爾‧蓋茨的父親已經八十三歲了，現仍
擔任比爾‧蓋茨夫婦慈善基金會的聯席董事長
。他本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老兵、律師、非營
利組織志願者。

比爾從小就表現出極高的學習興趣和天賦
，很小時就通讀《世界大百科全書》，為鼓勵
他閱讀，老蓋茨夫婦在購書方面毫不吝嗇，只
要孩子想讀的書，就去買來。

長到十一歲，比爾的奇怪問題已使父母為
難。步入青春期的比爾試圖擺脫母親的控制，母子之間經常發
生爭執，衝突在比爾十二歲時的一天達到高潮。比爾在用餐時
對着母親粗魯地大聲喊叫，言辭充滿了諷刺和孩子氣的自以為
是。一向冷靜的老蓋茨終於發怒了，他端起一杯涼水，潑到兒
子臉上。喊叫停止了。回過神來的比爾對父親說： 「謝謝淋浴
。」

老蓋茨夫婦帶兒子一起去接受心理諮詢。比爾告訴醫生；
「我想和父母爭奪控制權。」醫生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孩

子獨立，夫婦倆接受了醫生的建議。從此，比爾有了絕大多數
同齡人享受不到的自由。父母允許他晚上獨自去華盛頓大學用
電腦，在假期可以去四處旅遊、打工。

一九七五年，身為哈佛大學三年級學生的比爾決定退學，
與朋友艾倫共同創業。兒子的決定起先讓老蓋茨夫婦震驚，經
過考慮，勉強同意了兒子的決定。

微軟的發展如日中天之後，老蓋茨夫婦又勸比爾把錢用於
慈善事業。慈善基金會創立至今十多年間，老蓋茨每天會出現
在基金會辦公室，精心打理兒子的慈善事業。去年六月，比爾
卸任微軟執行董事長，從此連 「人」帶 「錢」全部投入慈善事
業，父子的生活開始了為共同理想而工作的一頁。

這個故事一定能給我們不少啟發。我們可以認識到一個頑
皮孩子何以能成為棟樑之材，也能體會到一個父親收穫希望的
喜悅。我們感動，我們祝福，祝比爾的慈善事業和他的微軟一
樣碩果纍纍，祝老蓋茨健康快樂地邁向生命的更高峰。

一
，
無
﹁奸
﹂
不
商
。
原
為
：
無
尖
不
商
，
是
說
古
時
候
開

糧
行
，
賣
穀
米
是
用
升
或
斗
量
的
，
商
人
賣
穀
米
每
次
都
把
升
和

斗
堆
得
尖
尖
的
，
盡
量
讓
利
，
以
博
得
﹁回
頭
客
﹂
，
所
以
叫
無

尖
不
商
。
也
可
解
釋
為
：
商
場
如
戰
場
，
必
須
有
拔
尖
的
智
慧
，

才
能
成
功
。
如
果
是
﹁奸
﹂
，
那
世
上
做
生
意
的
，
沒
一
個
好
人

了
。
二
，
量
小
非
君
子
，
無
﹁毒
﹂
不
丈
夫
。
原
為
：
無
度
不
丈

夫
，
海
納
百
川
，
有
容
乃
大
。
有
度
量
者
，
方
能
稱
為
大
丈
夫
。

﹁度
﹂
與
毒
，
一
字
之
誤
，
謬
以
千
里
。
三
，
捨
不
得
﹁孩
﹂
子

，
套
不
住
狼
。
原
為
：
捨
不
得
鞋
子
，
套
不
住
狼
。
古
人
打
獵
，

須
上
山
丟
幾
隻
鞋
子
，
狼
的
嗅
覺
靈
，
可
引
誘
其
循
味
而
來
上
套

。
若
用
孩
子
去
作
為
誘
餌
，
那
就
得
不
償
失
了
。
四
，
三
個
臭
皮

匠
，
勝
過
諸
葛
亮
。
原
為
：
三
個
臭
裨
將
，
勝
過
諸
葛
亮
。
裨
將

，
是
軍
隊
裡
的
小
頭
目
，
打
過
戰
，
有
一
定
的
軍
事
經
驗
，
三
人

集
思
廣
益
，
勝
過
諸
葛
亮
，
才
說
得
過
去
。
臭
皮
匠
再
多
，
也
跟

諸
葛
亮
沒
有
可
比
性
。
五
，
唯
﹁女
﹂
子
與
小
人
為
難
養
也
。
應

該
是
：
唯
汝
子
與
小
人
為
難
養
也
（
就
你
們
這
幫
人
和
小
人
最
難

對
付
）
。
古
漢
語
﹁女
﹂
通
汝
，
故
有
此
誤
，
縱
觀
孔
子
的
思
想

體
系
，
並
無
歧
視
女
性
之
意
。
六
，
刑
不
上
大
夫
，
禮
不
下
庶
人

。
由
於
我
們
對
﹁上
、
下
﹂
兩
個
認
識
不
全
。
常
將
它
們
做
﹁及

﹂
解
。
其
實
﹁上
下
﹂
還
有
﹁尊
卑
﹂
之
意
，
該
說
原
意
應
為

﹁刑
不
尊
大
夫
，
禮
不
卑
庶
人

﹂
，
不
會
因
為
大
夫
之
尊
，
就

可
以
免
除
刑
罰
，
也
不
會
因
為
是
平
民
，
就
將
他
們
排
除
於
文
明

社
會
之
外
。
不
作
此
解
，
與
﹁王
子
犯
法
與
庶
民
同
罪
﹂
就
自
相

矛
盾
了
。
更
簡
單
的
判
斷
是
：
自
從
漢
代
﹁獨
尊
儒
術
﹂
至
有
清

一
朝
，
刑
及
大
夫
的
案
例
並
不
少
。
七
，

﹁在
錯
誤
的
時
間
，
錯
誤
的
地
點
，
與
一
個

錯
誤
的
敵
人
，
打
了
一
場
錯
誤
的
戰
爭
﹂
。

此
說
常
傳
為
麥
克
阿
瑟
針
對
朝
鮮
戰
爭
所
言

。
其
實
原
話
是
朝
鮮
戰
爭
期
間
擔
任
美
國
參

謀
首
長
聯
席
會
議
主
席
的
五
星
上
將
布
萊
德

雷
說
的
：
如
果
美
國
像
被
解
職
的
麥
克
阿
瑟

建
議
的
那
樣
，
把
戰
火
燒
過
鴨
綠
江
，
那
將

是
在
錯
誤
的
時
間
與
錯
誤
的
地
點
，
和
錯
誤

的
敵
人
打
一
場
錯
誤
的
戰
爭
。
此
說
被
刻
意

隱
棄
的
前
提
是
：
﹁把
戰
火
燒
過
鴨
綠
江
﹂

。
八
，
中
國
是
一
頭
東
方
睡
獅
，
醒
來
的
時

候
，
全
世
界
都
會
顫
抖
。
這
是
拿
破
侖
說
的

話
，
與
上
句
相
反
，
它

卻
是
被
割
棄
下
半
句

—
—
﹁上
帝
啊
，
就
一

直
讓
它
睡
下
去
吧
﹂
。

這
兩
句
話
的
刻
意
取
捨

，
都
是
為
了
同
一
個
目

的
：
長
自
己
的
志
氣
。

九
，
天
才
就
是
百
分
之

九
十
九
的
汗
水
加
百
分
之
一
的
天
賦
。
這
是

大
發
明
家
愛
迪
生
的
名
言
，
它
也
被
割
棄
下

半
句
—
—
而
這
百
分
之
一
的
天
賦
是
至
關
重

要
的
。
如
此
割
捨
，
良
苦
用
心
不
難
理
解
，

那
就
是
鼓
勵
青
少
年
努
力
學
習
。
十
，
崖
門

海
戰
，
元
滅
宋
後
，
據
說
張
弘
範
在
崖
門
石

壁
上
刻
了
﹁張
弘
範
滅
宋
於
此
﹂
七
個
大
字

，
有
人
在
前
加
了
一
宋
字
，
成
為
﹁宋
張
弘

範
滅
宋
於
此
﹂
，
諷
刺
張
身
為
漢
人
而
滅
宋

的
漢
奸
行
為
。
其
實
，
張
弘
範
當
時
所
刻
是

﹁鎮
國
大
將
軍
張
弘
範
滅
宋
於
此
﹂
。
明
朝

初
期
已
被
人
鏟
掉
。
尤
須
說
明
的
是
，
張
弘

範
（
一
二
三
八
年
—
—
一
二
八
○
年
）
，
字
仲
疇
，
河
北
易
州
定

興
人
。
而
早
在
公
元
九
三
六
年
，
後
唐
石
敬
瑭
，
就
將
這
一
帶
即

﹁燕
雲
十
六
州
﹂
獻
給
契
丹
。
河
北
易
州
，
在
張
弘
範
出
生
前
，

先
後
是
金
人
、
遼
人
地
盤
，
弘
範
之
父
張
柔
實
初
為
金
人
將
領
，

後
歸
蒙
元
，
張
弘
範
上
溯
四
、
五
代
，
都
不
屬
宋
朝
人
。
所
謂
加

一
字
成
為
﹁宋
張
弘
範
滅
宋
於
此
﹂
，
純
屬
後
人
以
﹁大
中
華
﹂

心
態
編
造
的
故
事
。
十
一
，
瞿
秋
白
遇
害
後
，
魯
迅
輓
曰
：
﹁人

生
得
一
知
己
足
矣
，
斯
世
當
以
同
懷
視
之
﹂
。
初
時
讀
者
常
以
為

此
聯
為
魯
迅
所
作
。
以
魯
迅
之
才
，
當
然
做
得
出
這
麼
一
副
絕
妙

輓
聯
。
後
來
人
們
在
道
光
年
間
舉
人
、
書
法
家
徐
時
棟
書
寫
的

《
煙
嶼
樓
集
》
發
現
此
聯
，
於
是
將
﹁版
權
﹂
歸
還
徐
時
棟
。
如

今
已
真
相
大
白
：
此
聯
原
是
清
朝
何
瓦
琴
的
集
句
，
因
為
何
佩
服

李
的
書
法
，
集
後
請
李
寫
成
條
幅
。
李
又
將
此
聯
抄
進
《
煙
嶼
樓

集
》
，
一
九
三
三
年
魯
迅
買
到
該
書
，
對
此
聯
極
為
讚
賞
。
一
九

三
五
年
瞿
秋
白
被
捕
犧
牲
，
魯
迅
素
以
瞿
為
知
音
，
故
以
此
聯
輓

之
。
十
二
，
﹁白
求
恩
同
志
，
是
加
拿
大
共
產
黨
員
，
五
十
多
歲

了
，
為
了
幫
助
中
國
的
抗
日
戰
爭
，
不
遠
萬
里
，
來
到
中
國
﹂
。

以
上
是
毛
澤
東
《
紀
念
白
求
恩
》
開
頭
的
一
句
話
。
中
老
年
人
至

今
倒
背
如
流
。
實
際
上
，
白
求
恩
出
生
於
一
八
九
○
年
，
一
九
三

八
年
初
來
華
，
一
九
三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因
搶
救
傷
員
感
染
中

毒
，
在
河
北
完
縣
逝
世
，
時
年
四
十
九
歲
，
虛
歲
也
才
五
十
。
由

於
毛
澤
東
與
白
求
恩
只
見
過
一
面
，
白
求
恩
不
修
邊
幅
，
有
些
禿

頂
，
鬍
子
很
粗
，
看
起
來
比
較
老
相
，
因
此
毛
澤
東
以
為
他
有

﹁五
十
多
歲
﹂
，
也
屬
正
常
。

應該 「刷新」 的字詞句
陳 章

煙
花
三
月
下
揚
州

（
資
料
圖
片
）


